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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學：研究方向 

⚫ 一般研究唐先生的學者，以其序言的結論為核心，但文章內的心路歷程，才對實踐障礙，有

提點的作用。 

⚫ 另外，他們把義理，分類列點，成為架構。但從實踐上，如何開始？如何繼續？則難解答。

要活化義理，把架構變成動態，必須說明次序與因由，才對實踐步驟，有指引的作用。 

⚫ 再者，唐先生必依中國傳統哲學，即以人生之事為起點。人生之事，即生而為人，知有父

母，有家庭成員等。再記為知識，才能在生活以外，作純粹思考。所以人生之事，首先並非

知識，而是感受：內心的苦與樂、精神的升與降、理想的顯或隱、得失的喜與哀，甚至一念

之過位或復位。這一切，都是生命中的“承擔者”與“承繼者”，在人生之事上，所必經歷

的心路歷程。  

陳健恩 副會長 

 

霍學：研究方向 

⚫ 霍師之思想，通透靈活、敏銳深刻，常常能在電光火石之間給學生當頭棒喝。此有賴霍師思

想中“化繁為簡”之能力。 

⚫ 此“化繁為簡”之能力，落入於教化之上，使人能一方面根於理論、根於經驗，但另一方面

又能超越理論、超越經驗之框框而有新的創造。 

⚫ 我們將透過霍師之教學個案，呈現霍師之教化哲學以及其思維能力，從中展示霍師對於唐君

毅先生學問之繼承與開新。 

許志毅 會長 

每月十號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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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學研究：霍師生命成長教育之宗風（上） 許志毅  

 

引言 

 霍師之「生命成長的學問」，乃在承繼牟宗三先生「生命的學問」之基礎上所提

出。在牟先生所處的年代，中國文化不被重視，甚至備受鄙視，知識分子皆以西方

知識之學的標準批判中國文化。牟先生因而提出「生命的學問」，意在區分中西文

化之根本差異：西方知識之學側重以知性認識客觀外在世界；中華文化則反求諸

內、體證生命，重視道德理性與實踐，以成就道德人格。同時，「生命的學問」作

為中華文化核心，可由內聖之學開出現代外王，融攝科學與民主，成全個體生命與

民族文化生命。  

 霍師「生命成長的學問」全承牟先生「生命的學問」之心意內涵，更向前推進一

層：生命本是動態、向上突破的歷程，故增「成長」二字。是以霍師之教尤重實踐

鍛煉，教人突破自我、提升思維，令生命持續成長進步。  

 「宗風」一詞多見於佛教，尤以禪宗為常用。「宗風」源於「宗教」一詞，惟霍師

論「宗教」，取中華文化傳統本義。今人多以西方「信仰」釋「宗教」，實因近代

日本借用漢語固有詞彙「宗教」翻譯西文「 religion」，致使世人遺忘傳統原意。傳

統所謂「宗教」：「宗」為開宗祖師確立的宗派宗旨，「教」是對應宗旨的修習教

法，引導學人抵達宗旨所指向的生命境界，內含宗派傳承之義。  

 故「宗風」，指開宗祖師證道立派後，後世門徒相傳不絕的宗派傳統風範，內涵分

三層： 

一、祖師對生命獨特的體證；  

二、祖師接引後學的教導風格；  

三、門人立身行事的人格典範。  

 「宗風」貴在實踐體證，而非空談義理；門人謹守祖師精神即是延續宗風，反之則

敗壞宗風。本文題為《霍師生命成長教育之宗風》，即依上述「宗風」三層內涵展

開論述。  

一、霍師對於生命之獨特體證  —— 生命乃四通八達  

啟蒙：善學與自學之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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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及至嘗試正視自身不足，方知自身處於職場人事之中，實有很大的個人局限：畏

懼下屬之情緒反應，欠缺直面下屬問題之勇氣。身為部門負責人，為求息事寧

人，每當下屬心生不滿、情緒起伏之時，便主動免除其相關職務，親自補位承

擔。長此以往，自身常年奔波於諸多本該由下屬負責之事務，終日忙碌、耗神費

時。今日方毅方才醒悟，一切忙碌與精神耗損，皆源於自身之局限。  

二、 自身長期沉淪於瑣碎的操作性事務，卻忘卻身為領導者之核心本分：建構團隊體

系、提升下屬素養、引導下屬成長、化解團隊矛盾等。是以其始終停滯於「解決

眼前問題」之被動狀態，無法邁入「提升團隊與自我素質」之成長階段，致使職

務與事業皆難以突破發展。（註二：於正面通曉義理之後，更須從反面覺察自身

障礙，看清自身無法依理踐行之根本原因。）  

透過上述層層自省，方毅進一步發現，自身思維存有根深蒂固之慣性模式：「下屬遇有

問題，我便補位解決即可」。此思維幾乎化為本能反應，究其根本，內心乃是畏懼、逃

避真實問題——懼怕面對下屬之情緒，亦不知如何妥善處理人事矛盾。久之，便依賴

「主動補位」之慣性模式消解表面問題，實則是逃避直面個人與團隊的核心矛盾。日積

月累，此種補位思維固化為執著，積習難改。由此可見，方毅當時生命成長之障礙，根

源即在於直面困境之勇氣不足（註三：生命存有局限障礙，務必尋根究底，方能徹底破

除執障）。  

  方毅復憶霍師常訓：「一切問題，皆是自己的問題！」由此逐漸深悟其理。此語淺

白而深刻：自身修養與能力之局限，即為所遇一切困境之根源。然人須坦然接納自我，

明白個人之障礙與問題，僅能而且必須依靠自身直面突破，不可推卸予親友、家庭、社

會、命運，亦不可寄望於外力庇佑。簡言之，直面自身局限，即須懷抱破釜沉舟、背水

一戰之決心，生起無畏之心，立志改過遷善，由此生起勇往直前之內在力量（註四：人

生成長之始，在於真誠直面自身障礙；立定志向尤為關鍵，有志則心有力量、行有方

向）。  

  職是之故，方毅開始主動調整自身慣性思維模式。此一改變，並非侷限於外在行

為，而是直指內在思想與思維模式之突破，難度極高。勇於直面問題，僅是提供改變之

動力，令其心無退縮；至於徹底扭轉固化思維，則須依托價值判斷與正向抉擇、懂得依

理而行。此時，讀書明理即顯得至為重要，唯有堅持正道、深研義理，令道理潤澤心

靈、引導思維，輔以時時自我覺察，方得真正突破。方毅坦言，此段歷程極為艱辛，除

了多年積習難改，自身亦始終畏懼直面下屬情緒與人事矛盾。惟隨霍師修學日久，其逐

漸明瞭領袖之素養與本分，不在瑣碎操作事務（領袖雖可參與基層事務，然核心本分不

在此，須明辨層次本末）。領袖之首要職責，在於為下屬指引方向、直面化解團隊困

境、凝聚同仁理想與精神、堅持正道引領團隊。而這些素養，恰是其過往最為欠缺之

處。其後，方毅時時省察自身定位、所屬部門於公司整體之定位，深刻體悟公司之發展

理念與期許。隨後拿出勇氣，逐一與下屬懇談，一方面關懷同仁生活與工作近況，傾聽

其心聲；一方面分享自身理想與初心，感念公司栽培、立志為團隊與公司奉獻，勸勉全

體同仁放下個人偏私、以公司整體利益為重。透過真誠溝通與真心感召，帶動下屬正向

成長、主動學習（註五：生命成長之道，即在於依理思維、依道踐行；當身心有所感

悟，義理便會入於生命，成為個人思想之根基）。  

霍師於少時，受父母之啟發，善學、力學、對己要求甚嚴，而且對生命有很深的

反省。霍師從其父的遭遇，感受到歷史文化之巨大變動與政治上的動蕩，雖悲其父之遭

遇，但是霍師懂得深一步思考：如何可以挽救時代？悲父之遭遇乃霍師原始性情之流

露，思考如何挽救時代，則乃其性情進一步開發之表現，是經過後天學習方可達致。霍

師父母之言傳身教，例如其父願意犧牲自己、為別人付出之人格，對其影響巨大；霍師

異常力學，喜愛閱讀，古今中外名著，皆其興趣；他亦善學，例如，當時霍師感受到自

己心不安，於是主動閱讀文學作品，希望從中尋求生命之安頓。霍師少時，已對「讀書

長養性情」之義甚有感受。  

 然而，年少的霍師所身處的年代，乃充滿了人性之扭曲、價值之顛倒、文化之崩

壞，一個充滿熱血與理想的年青人，血氣未剛、思想尚未堅定，如何在現實與理想的拉

扯中安身立命？又如何化解心中對人性與時代發展變化之疑惑？大難！知子莫若父，霍

父知道霍師不宜留在內地，故忍痛安排愛兒於十七歲隻身離家到香港磨煉人生（上述有

關霍師年少時之經歷，參考《世紀之思》〈世界是總會好起來的〉一文）。年青的霍

師，需要得到深一步的啟發。  

 

自從一見唐師後，直到如今更不疑  

 按照霍師年少時之反省，其習氣為懶惰與驕矜（參考《量齋隨筆》〈檢討〉），固

然此為其對己要求甚嚴之表述，但自負之氣難免有之。而其亦以學問之增長為其理想，

然而自覺常常與現實生活有所衝突（參考《量齋隨筆》〈矛盾〉）。及其得遇唐君毅先

生，其人格氣度以及對理想之堅貞，使霍師深深拜服。唐先生「海納百川」之氣度，必

定從好的方面去欣賞別人，故對人多包容體諒；而此氣度也是其做學問之精神，故能把

不同的思想學問融通起來，思想博大、氣度恢弘。唐先生之為人也，溫柔敦厚，加上其

義無反顧地為守護中國文化的付出，霍師深受感動。賴霍師之善學、力學、嚴格要求自

己、深入反省之態度，其性情之開發、習氣之轉化，乃至理想之貞定，都得到長足之發

展。例如，霍師在讀唐先生著作時體會到「要契入，的確是不容易」，由此反省須「先

忘掉自我」（參考《量齋隨筆》〈讀唐先生書〉）。此時，霍師雖尚年青，但是已能修

養自己，放下自我，把驕矜自負之氣質，轉化而為開放通達、涵攝四方之氣度。後來霍

師自立門戶時，有對聯云：  

讀書來法住 

氣度出胸襟 

 

當中之信念與氣魄，堪值體會。這種氣度之養成，從淺的地方講，就是從真誠開

放、謙虛謹慎、欣賞別人、尊重別人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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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從心出  

 其時，霍師的研究興趣，亦從文學而轉至哲學、佛學，一方面做學術研究增長學

問，一方面希望找到更深的生命啟發。當初，霍師乃以嚴謹的學術進路去做學問（當時  

霍師乃以研究唯識宗思想為業，即此可窺見其心思），生怕自己工夫基礎不夠扎實，然

而當中即尚有向外依賴之一念，要轉化，便須要有恰當時機。恰逢機緣，唐先生派霍師

往日本深造佛學。留日期間，霍師得見日本學者，乃至世界各地的佛學研究方面的累累

成果，非常震撼，同時看到我國佛學之傳統盡失、人才凋零（參考《絕對與圓融》

序），可謂百感交集。充滿理想的霍師，面對前路，該當如何？雖然希望在學術專業之

上能有扎實基礎，但是傳統文化之事又如何？  

 霍師內心深處，很希望守護傳統文化，但是受到時代風氣影響，如西方學術重視知

識理性、理論體系鋪陳之風，雖然霍師覺得有不善處，但是受時代影響，不得不跟隨。

當初其研究唯識宗思想之路，即順應民國初年由歐陽竟無、韓清淨等先生所帶起之唯識

研究之風而有。然而此唯識研究之風，其背後之動機實為對抗西方知識之風氣，欲重新

樹立中國文化之價值。霍師之初心，亦當如是。至遇唐先生，霍師得到初步的啟發與堅

定，至日本留學，霍師終於心中大悟，原來一切動力，乃來自自身心靈深處，而非靠外

在的知識、理論體系所支持，一切創造的根源，均來自真心。真心是本，知識是末，一

切知識，均可以為真心所用。正如六祖為無盡藏尼解說《大般涅槃經》時說：「字即不

識，義即請問。」一切言教都非自外，而是直接自真心流出、從智慧之海流出。此領

悟，正如霍師後來對聯所示：  

心生法生天下善緣唯一念 

法住人住古今蒙治賴成才 

 經此一悟，霍師面對人生、事業，便有真正的果斷、決斷、做人做事能斬釘折鐵，

絕不含糊。  

 

批判理性、超越理性  

 對於知識與理性，霍師亦有更深之體會，此可以看霍師後來從唐先生論五行、易學

之領悟：「知識之成立，賴理性之支撐與運作，但其原不在理性，而在經驗……  但弔

詭的是，人在攝物之後，則閉門造車，依理性原則構造系統，去除矛盾，以求成一普遍

之解釋。雖律法森嚴，見人類理性之高明偉大，涵蓋一切，但亦愈虛假」，「如依經驗

立場，則（理性的構作）可能是人的嘲諷、人的封閉性之表現，最後更可能誤己誤

人」，並引羅素語：「哲學家喜造系統，但系統愈一致者愈假」。然霍師並未否定理性

之價值，而是將理性置於生命成長的心靈之下：「理性的作用，在分析事物、反省行

為，此提供生命的進路。但要行動，則非理性，而是心靈，心為主。」因此霍師明言：

「溝通（按：根於理性）尚是知識、概念上的，尚可存疑，尚可求證，而再檢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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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感通（按：從性情直出）為已達，即不須疑，不須證也。」（參考《量齋隨筆》〈理

性的階梯〉）其所提出之《如實觀之研究法》（參考《現代佛學》序），亦是將客觀知

識作為生命成長歷程的指引，提供具體研究路徑，但真正打通知識與生命的隔閡，則須

要靠人自身體會：對道理與生命之體證。霍師此悟，向外而言，可以為中國文化與西方

文化定位；對內而言，則真心有更深的領會，思維能處處以真心為本、以性情為本，故

能分判真心與理性之層次，對真心有真實的把握，能立於真心而不動。有如此之悟，思

維自能清晰，分清本末，自能分清文化思想之層次，對傳統文化有真自信  ——  真心常

住，能通萬法，思維清晰，信心堅固。看以下對聯：  

絕境生大信 

無事見精神 

 上聯取「君子固窮」之旨，言君子的大志大勇，常在困厄危難之際愈顯。孔子於陳

絕糧、危在旦夕仍弦歌不輟；於匡遭困、命懸一線亦坦然自守，云：「天之未喪斯文

也，匡人其如予何？」這份自信從何而來？實為對歷史文化的大信；有此信念，方能生

發責任、使命與承擔。霍師經營法住事業三十五年，歷經諸多磨難，始終堅信「文化之

永不死亡」，正是此精神的體現。霍師此生命通達之境，連困難、絕境皆可跨越相通。

下聯則講平常日用間的存養工夫，即「君子慎獨」：真誠面對自己、反求諸己，方能時

時精神一貫，日常言語舉止從容自然。生命的通達，根源在「誠」。（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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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學研究：老子言道之六義(3) 道與德  陳健恩 

 

老子言道的第一義，就是“道體”。道是真實，像人或其他東西，有其身體的存在

般，所以稱之為體。只不過，人或其他東西，我們會見到、觸摸得到，甚至聽到它所

發出的聲音。至於道體，我們就不能以感官去感受。這個東西，如何去給人認識？這

就是相的表現。例如，當我說一隻貓，貓的相，即外形、顏色、甚至動作、聲音，你

都會在腦海中出現。這就是貓的相。但是，當我說“道”，你的腦海裡就會覺得空白

一片。這個空白一片，就是道相的其中一個自我顯示。但是，如前文所述，空白一片

只是相，不等於虛無。就如空氣我們看不到，在感覺上可形容是無，但不等於不存的

的虛無。同樣地，老子的道，從其相的表現是無，但不等於虛無？因為，老子看到它

會發揮作用。一個有作用的東西，又怎會是虛無呢？  

 

道本無相，為何萬物是有相？ 

唐先生舉一例：母生子，而後子對母有子相，母對子亦有母相。  

若母未生子，母相子相皆無；若母生子，母相子相俱現。  

這說明甚麼？  

 把母喻為道體，子喻為世界萬物。關鍵，就在這個生。  

 當母生子，子相既成，女子亦即時顯現為母相。我們看到子相，由不存在這個世

界，而成為可見及可觸摸的存在。他由不存在成為存在，不可立即說是母生他。因

為，母未生子之前，她亦非母相，而是一個女子相。母相與子相，是同時出現。所

以，關鍵就在這個生。  

 生的作用，使子相與母相，同時呈現。因此，是生創造了子相及母相。當然可以

說，子在母體內產生，但這只是生物邏輯，化學及物理邏輯，不是道的創生邏輯。既

然，這個生創造了子相與母相，母相成為了創生之體的形態，子相成為了新的創生對

象形態。  

 這個子，原本是“上窮碧落，下達黃泉，周遍世界以求之，皆未嘗有”之人，所以

是由無而生，是先無而後有。這個無，就是有能力生下這個子的母相。簡言之，母相

就如道體所示現，一種無的呈現，但她能生，透過生，而生子。這個子，有其子相，

亦同時顯其母之相，即道體的無相。道體無相，每個母親都是無相，但是，為何每個

子，都有相，而且不同呢？  

 這個問題，亦即是問，道體之相為無，但為何要生出天地萬物之有，而且種類繁多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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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生一  

⚫ 首先，要搞清楚老子的一個核心思維“由無而有”，是十分重要。  

1 . 人之常情，先觀前一物之有（如觀母親是實有）  

2 . 然後，再繼而觀後一物之有（再觀子之實有）  

3 . 再反思，雖經其母，但此子在之前是沒有（觀子是從“無＂而成有）  

4 . 再反思，便覺此“無＂，又不應完全是空無（否則又如何生有）  

經歷此四步，人才慢慢把握，道這個無，只是無形，並非完全虛無。此即

所謂老子之思，亦即道為“萬物之母”的思維基礎。  

 

⚫ 然後，再從這個道出發，動而愈出，生出萬物。這個“道生物”，就是把

道這個一，交給萬物。故老子謂“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

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  

天地萬物，都各得此道之一。但天地萬物，亦各相殊異。為甚麼？  

以樹為例：樹幹就是道之一，枝葉就如萬物殊異。本幹各有，但枝葉形態

則各有不同。  

地之山川是多，凝然寧靜即是一；天之日月星辰是多，清虛一片即是一。

而 且 ， 多 是 依 於 一 而 存 在 。 山 川 依 地 之 寧 靜 而 存 在 ， 日 星 依 天 之 清 虛 而 存

在，枝葉依樹之本幹而存在。這個一，得之於道， 作為根本，未表現為多，

亦未表現為殊異。  

 

道以成德  

這個一，如樹幹生出不同的技葉，便是“德”的作用。一棵樹，在不同的

地方環境，會長出不同形態的枝葉。生物學家，以科學的角度，形容為適應

環 境 ， 但 老 子 看 到 的 ， 就 是 “ 德 ” 的 作 用 ， 因 此 樹 在 自 然 ， 都 有 不 同 的 情

況 ， 不 同 的 種 類 。 所 以 ， 天 地 萬 物 殊 異 ， 在 於 “ 德 ” 之 用 。 當 然 ， 這 個

“德”，都是由“道”所給予的。所以，萬物於道各有所得，德就包涵了形

式及質料因，生長成為不同的萬物。  

我們一般人的思維，當問及從何而來，永遠只思及 它的前一物。這就是世

界的常識與科學：前事為因，後事為果。這個前事，常慣於都是一實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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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老子所觀，科學所解釋的前事，不足以解釋這個果 的發生。因為，這個果

自身，根本是由無而生，所謂前一具體實物，可能只是一個載體，不是直接構成

生的因。這個從無至有，並非虛空，因為一切空無，就不可能生出有。只是從其

相，不能被看見，不能被觸摸罷了，而稱之為無。  

所以，在科學角度所講的因，不可簡單說， 完全是成為這個果的因。這個果

的因，應來自“有生於無”之無的東西。我們見到無，只是道之相，它本身是有  

“道”的內涵，是這個因，含有這個“道”，而生出這個果。在實際情況，成為

如何的形態與質料，這就是德的表現。這個德，來自於道，亦規範於道。  

這種觀法，唐先生說，必 需從事老子致虛守靜的工夫，才能捐棄平日 的用心

方式。  

一般人以物觀道，慢慢能夠以道觀道。人能到此，才有“欲窮千里目，更上

一層樓”的思想以觀世界。  

 

因此，萬物能有生的功能，必各有所得於“道”的內涵。  

萬物各有形態及功能，亦顯示萬物各有其“德＂的表現。  

萬物能自生萬物，而天能生這一切，即大道能包含這一切之玄德。  

萬物之德，在老子所觀，就是道的具體示現。  

 


